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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清水清水清水真木真木真木真木（（（（明治大学明治大学明治大学明治大学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的的的的幻想幻想幻想幻想    

    现在，大学及其周边环境里有一种单纯肯定“全球化”的氛围。连迟钝的我都嗅出了这种空气，我想这种氛围大概已经弥漫到了所有的空间。     的确，稍微关注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在有关大学职能的言论空间里，全球化被反复多次提及。然而遗憾的是，很少能遇见值得倾听的意见。      另一方面，从大学内部发表有关全球化见解的大多是代表大学立场的人，或是对大学的全球化负有责任的人。当然，身居此位的人所传递的信息不可能与政府意见相左。所以我们听到的只可能是一些难以打动人心且枯燥无味的东西。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大学外部也能见到就大学及大学的全球化公开发表言论的身影。最近比较显著的是，顶着“企业经营者”、“经营顾问”、“创业家”等头衔的人们就大学的全球化发表言论的现象。也许是（自认为）在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所以就自己赋予了自己谈论大学问题的资格吧。     教育是一个谁都可以发表点意见且门槛不高的题目。而这应该是外行们所擅长的吧。在大学外部谈论全球化问题的人们尽管言论内容不枯燥，但常常会基于一些初级的事实误判而归纳出一些离奇古怪的建议（全球型大学和本土型大学的提出就是典型）。而且这些提议貌似还与政府内部所支持的模糊不清的误解形成了一种共鸣。     不过，不论是来自大学内部的声音，还是来自大学外部外行们的意见，全球化赞成派们在期待大学成为现代的神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阿拉丁一擦亮神灯，灯神就会出现，满足阿拉丁的心愿。同样的，将大学全球化，把竖的变成横的，从大学涌现出大量灯神般的“全球化人才”，去帮助政府和企业。这听起来有点玄乎，但确实有不少人在心里这样描绘着大学的理想。     当然，仅从表面上将大学全球化，就能自然而然地涌现出“全球化人才”的想法是妄想。而打着支持全球化的旗号，增加英语授课，为招揽外国留学生花费巨额税款则纯属浪费钱财。     倒不如说，只要能轻松将“全球化人才”弄到手，而且政府也愿意为这个目标花钱的话，就不用强迫日本人学习什么“实用英语”、“地道英语”之类烦人的语言了。反之，构想一个体系（对日本没有好感的各国也许会称之为“殖民主义”，并对此进行谴责），让外国人不得不掌握高度的日语运用能力，并把这个体系强加给外国。这种做法不仅更有效，更富于建设性，而且也有利于居住在日本的普通日本人。如果跨出日本国门日语就行不通的现状得到改善，说日语的人不再少见，那么日本社会和日本人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国际化气质（当然，这种事情是不会实现的）。像现在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化”只能归结为教育和外交上的失败主义。 

 清水真木（明治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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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英语授课的结果尝试英语授课的结果尝试英语授课的结果尝试英语授课的结果        我担任大学专职教师到今年已经 16年了。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参与校内行政的经验。虽没有被赋予发言权，但也不用承担责任。处境轻松的我对大学改革这场“空中战役”一直保持着温和关注的态度。全球化什么的，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尽管如此，像我这样安闲自在的教师周围，肯定全球化的氛围也越来越浓。我也从几年前开始感到有点窒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连我负责的科目—如同渣滓般沉淀在教学课程底部的科目（我负责的主要科目是，旧制一般教育中的哲学）也必须部分使用英语授课。或者说，如果没有英语授课的业绩就会遭受不利的待遇。这种不好的预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朋友劝我说，“没关系，大学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像哲学这样的课，还没等考虑该不该用英语授课就会被整改没了”。尽管朋友这样说，但遗憾的是，我还是提不起精神）。 我想，趁着还没被人命令，现在正是尝试英语授课，制造证据的时候。于是，怀着这种不纯的动机，我决定在选修人数不多的课上开展实验。每周一节课，限期半年，在以三年级以上学生为对象的旧制一般教育课程上，我尝试了英语授课。我推出的题目是“法国现代思想”。如果大学要在完全意义上国际化的话，除了吸引眼球的热门实用课程，不起眼的冷门非实用课程也应该用英语授课。 英语授课的详情就不在此赘述了。不过实际体验后，我发现用英语授课，无论在备课还是在课堂教学上都很花费精力。我是从上课的半年前开始备课的。尽管如此，每周上课前的晚上还是要熬夜。实际教学也在反复摸索中进行。由于是出于制造证据这样不纯的动机，既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高远的志向，所以实验对我来说艰苦至极，以至于我差点想中途放弃了。 即便如此，真正站在学生面前用英语讲课这个艰苦的修行也的确让我有了不少心得。我觉得我的辛苦是值得的。我清楚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增加英语授课不仅无用，简直就是有害。这完全就是在浪费原本就不充裕的日本教育资源。  
用日语听不懂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英语理解的用日语听不懂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英语理解的用日语听不懂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英语理解的用日语听不懂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英语理解的            英语授课开始后不久，我就通过学生的反应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日本学生来说，用日语听不懂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英语理解的。     我有机会进行了这样一个小实验。针对同一个学生，把用英语授课时讲的内容又用日语在其他场合给他讲了一遍。我觉得英语授课时他可能没听明白，就问他是不是这样。他回答说，确实没听懂。于是我就在这个学生上其他课时又用日语讲了一遍（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时，学生们不主动表示没听懂呢？）。     然而用日语讲了，学生还是没理解。用学生的话来说，英语也好日语也罢，知道老师在讲其然，但不理解老师讲的所以然。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再明白不过的简单事实，与语言能力无关，“（对日本学生来说）英语的理解能力不可能超过日语的理解能力”。     此外，由于承认了这个事实，以下两点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一、大学英语授课的水平不会超过日语授课的水平。在增加英语授课比例的同时，大学提供的课程平均水平会随之下降。第二、为了克服英语授课的障碍，学生自身的特殊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从上述事实就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以上两点。尽管这些道理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我在尝试英语授课，观察学生反应之前，竟然糊里糊涂，完全没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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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英语问题谈不上英语问题谈不上英语问题谈不上英语问题，，，，如何让学生学习才是问题如何让学生学习才是问题如何让学生学习才是问题如何让学生学习才是问题         此外，以刚才的两点为前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扩大英语授课这种形式的大学全球化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想到，英语授课只会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一直以来，我国各个大学都在设想外国留学生上课的前提下，开设了用英语授课的科目（例如像《日本概况》这样的科目）。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设置这类科目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向留学生客人们进行营销。     然而如果希望大学从整体上“全球化”，那么事情本身就会变得不同。因为如果要强迫大多数学生走英语授课这条弯路（同样的内容，用日语解释明显效率更好），来达成比日语授课更好的效果，那么就必须让学生学习。与上课使用的语言无关，如果学生不学习，全球化是不会实现的。     尽管如此，从近年来实施的各种调查结果来看，现在的大多数大学生都没有学习的习惯，他们觉得不学习就搞定（学分）是理所应当的。课堂以外的学习时间几乎为零。让这样的学生学习是难度极大的挑战。如果放任自流，他们绝不会自己主动学习。要教育这样的学生，需要重新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让学生没空子可钻。当然，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才会学习，英语授课才有成果，全球化才能实现。     没有充分的教育资源，是不可能实现全球化的。例如，大学教师频繁对学生实施小测验，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这些一般都被认为是让学生学习的有效手段。确实，通过这些方法，学生不论愿不愿意，都要被迫学习。但是，实施了考试，就需要评分，至少人文学科是这样的。想实现有成效的讨论，就得让学生阅读必要的文献，还要事先检查学生是否掌握了内容(因为只命令学生读，学生就会乖乖阅读，还努力去理解文献内容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让学生交作业，就得有人批改（一旦知道作业交上去没人会批改的话，学生就会马上开始偷奸耍滑。）当然，决定让学生写论文，就需要对题目的选择，论文的结构，应该参照的文献等进行详细指导。另外还必须批改学生的原稿（为了防止剽窃，保持论文的质量。）全球化需要的教育资源是人力资源，进行反馈和监督工作的人力资源。     当然，大多数大学无法做到用这样的办法强迫学生学习。因为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实在太匮乏了。     过去，日本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有学习欲望的人自主学习的场所，以少数不需要监督就主动学习的学生为对象，将教育资源集中在对他们的高度支持上。而筹措这些教育资源的成本则是通过大多数缺乏学习欲望的学生默默向大学缴纳学费来实现的。特别是在私立大学的文科学部，相对于学生人数，教师人数较少。大多数学生没有 “收回学费成本”的意识，对学习也不积极，如果没有这个情况作前提，恐怕就连对少数有上进心学生的支持也难以实现了。     与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做法相反，世界著名的几所美国大学配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负责辅助性教育工作（以教学助理为代表），并为确保这些人力资源投入了相应的劳动力成本。通过这些做法营造出强迫学生学习的环境。要实现大学整体的全球化，需要效仿这种做法，但真正能够效仿这种做法的，无疑只有极少数大学。     尽管如此，现在的大学也许还没有被赋予权利，可以与政府指示的方向背道而驰。如果无视全球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那留给大学的选择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装出全球化大学的样子”。 “装出全球化大学的样子”意味着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一方面，把消极对待学习的大多数学生当做养分，置于内部，另一方面，为了极少数主动求知的学生，创造合适的研究环境（本来，英语授课就该是为这样的学生而准备的）。与此同时，还要装作对所有学生平等分配教育资源，即，做出一副现代的、先进的、向世界开放的、富有智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样子。日本的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也许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而且实际上，很多大学似乎已经逐渐踏上了这条路。     诚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随着大学入学率的增加，主动学习的人占总体的比例必然会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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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力和求知欲这一点来看，大学校园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这个难关的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日本的高等教育被中央教育审议会欠缺谨慎的大学改革方案和缺乏长远性且家长式作风的大学行政折腾了几十年，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文部科学省推行的全球化支持工作又会对日本的高等教育造成什么新的伤害呢？我觉得我们将会看到不久的将来，大学内部那缺少滋润，荒凉不稳的风景，知识的废墟或贫民窟。   ［译自《中央公论》2015 年 2 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清水真木清水真木清水真木清水真木         1968年生于日本东京都。1998年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广岛大学担任副教授后调任现职。著作有《站在岔路口的尼采》《质疑友情》《被遗忘的哲学家》《感情是什么》 等。   


